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蟻從洞穴探頭探腦的。兩根“天線”，傳送著電波。測探外頭是否有埋伏。那模樣

，彷彿除了自己，不再有可以信任的。它就快失去了耐性。焦躁與不安總是不定時的

環繞著它。偶爾消失，平靜取而代之。過個半響,黑灰又復而降臨。

 

 

 

它是孤獨的，在柚子樹身的六樓洞穴裡。這裡邊，只住著它而已。一個只住著一只蟻

的蟻穴。這兒的靜寞，正與七樓的洞穴成正比。那兒所住著的蟻，少說也有百來只。

它們是從正在裝修的洞穴，暫時搬遷到這裡來的。

 

 

 

來的時候，整個隊伍可真壯觀呢。它們一只接著一只，有的頂著糧食、有的搬著卵子

、有的隨在它們當中最大的蟻身邊，全隨著一只走在最前面揮著指揮棒的蟻往柚子樹

的方向來。那個時候，它從六樓往下望。一個黑色的隊伍。一個有秩序的黑色隊伍。

從遠到近，一粒黑色然後一粒黑色以及黑色背上誘人的糧，蠕動。組成一條彎曲。如

同一條瘦弱細長的草蛇，蟻與蟻間時大時小的空間讓蠕動的同時亦看得見地上它們踏

過枯葉面，乍看似一條半透明細長瘦弱的草蛇。漸近樹身，捲曲的蠕爬上柚子樹。看

著它們不離群的相伴而來，它不禁黯然想起失散了的同伴。

 

 

 

它在等待。一個和它有著同一味道的蟻隊出現。那?它就不再孤獨了。重?隊伍，再擔

起它尋糧儲糧的本然職責。他將又會是快樂自在的。他渴望。然而，已經00光年了。

它還在這裡。交著租糧給大紅蟻，那住在柚子樹葉殿層中的第一個發現隊伍。一個完

整分工不離群的蟻族。

 

 

 



……。。。。。。……。。。。。。……。。。。。。……。。。。。。……。。。

。。

 

 

 

那個時候，蘋果掉到地上的季節。往上升、往上升，一面 xxx cm X xx cm 的旗子。

停留在三十六攝氏的上空。飄搖。風來自太陽升起的左方，送來微涼的暖意，把旗子

吹得大大，囂張的張開在空中。放任風隨意將它飄蕩來去。像是小飛俠摘下虎克船長

的帽子跳到欄杆上把玩炫耀一樣的露出一幅神氣凜然的模樣。若是能在這個時候掏出

一顆紅蘋果泰然自若的咬上一口就更是帥氣了。然而，那童話的作者並沒有慷慨的為

他送上一顆作?獎勵。

 

 

 

?頭注視飄搖空中紅白間條的旗子，一面比人體更長的人造物體，在這般距離的觀望

之下卻顯得渺小。思緒，集精匯神。透過那面紅白線條，時而直視太陽。直直射入眼

球的陽光，刺眼得催淚。是陽光的強烈促使淚下還是旗子的艷紅呢？衝破界線，回到

屬于我的自然，魚說。我只想留在這裡享受生活，石頭說。塑膠椅正走到廚房與木椅

聊天。叉和匙在共舞……連平日不拘言笑的牆也在翻觔斗，再再的旋轉出星星的影子

，卻不是遙不可及的閃爍。那長得渾圓若足球鼎立在人體頂端看似堅固無比的個體

，越來越沉重。肢體不再受控自如，手腳四肢變得軟趴趴…背部傳來一陣一陣的冰冷

漸漸梭流貫穿全身……之後……之後……

 

 

 

三月二十八日。

 

 

 

冰冷的軀，從一面粉白脫離，又黏回去，當足球被攻擊，傳來一陣疼還來不及痛的時

候。思緒，並不如軀般聽話不動。即使是開水微微甘甜的味道它也聞到。在旁有個聲

音說：“昏倒之後應該就什?都不知道了。”那依舊清晰流穿在軀裏的思緒用力的想

反駁這樣一個?辭，告訴那聲音的主人這是一個錯誤的認知。只是軀上所有器官皆無

法動彈自如若思緒的自由，於是那股想要解釋的渴望，只能就這樣作罷。

 

 



 

笨重的軀被遷移自印有水波紋冰冷的粉白意大利瓷磚，換上適度的柔軟，一樣粉白。

細小的右手，無法被外力控制。硬是把共舞的叉，緊緊抓在掌中。來到石頭面前。叉

被黏在石頭之上，然後咯啦……呷……吭啦…………不斷……斷。強拉出一段段刺耳

的噪音。難受的感覺擴散到軀的每一部位滲透到血液之中再由毛孔突發顯現到肌膚表

層讓細小茸毛也稍稍林立。噪音停斷的時候方得一口舒坦之氣，只是心裏卻還遺存那

?點丁的慼慼焉。這樣細微的變化並沒有被誰發現。

 

 

 

。。。。……。。。。。。……。。。。。。……。。。。。。……。。。。。。

 

 

 

在這柚子樹閣樓裡，除了大紅蟻的家族外，其餘的都是迷途的蟻。不分種族。然而那

隊百來只的黑蟻，卻能住得進來。它們憑什麼？在它們住進來的第三天，開始有蟻憤

憤的這樣問。

 

 

 

住在它樓下的是兩只罕見的青蟻。聽到這樣的爭議，它們知道那快要成熟的柚子早就

被大家虎視眈眈。太陽依舊讓溫度保持在36oC。微微飄送?柚子香，自樹頂茂葉之間

隨風回蕩。滯立在空蕩蕩的洞穴前，它望著那日黑蟻來的時候經過的那條鋪滿枯葉干

枝褐黃的途徑，勾勒起它與同伴們失散的時候片片烙印在腦海中殘存的回憶。

 

 

 

……

 

 

 

在大雨快來的陰天，它們敏感的知道，這是與生俱來的天賦。包袱行裝開始被打點著

。或查找著理想的去處，或護著蟻妃，或搬動著所存留的糧食。一團分工而散亂的蟻

族。當大家都準備好的時候，按秩序的離開這住了q年幾的黃土穴。寂靜頓時塞滿了

穴洞。那股空洞仿若在滴著淚。為蟻，為己。緩緩的，它搬起那剩餘的糧食，匆促的

隨在隊伍的最後。



 

 

 

葉地，跨還未過。繼……續著，續著。枯枝，間隔。形成領土的界線。一條黑而長翼

的隊伍。一條有秩序的黑而長翼的隊伍，漠視枝的橫躺。過，葉地。它依然在伍的最

末，吃力的背著晶紅的糖，盡責的隨著。時遠，時近；時追，時懈，顛顛倒倒。半步

都不敢遲緩，惟恐跟丟了。

 

 

 

停﹗忽然而來。身，失控的顛倒邁進，向前的，往背著半顆黃豆的族蟻撞去。黃豆、

晶糖，一左，一右跌落在沙地上。抱歉連連，脫鬚而出，它。搬起臥在沙地不完整的

半顆黃豆，往它翼上，輕放。隨后，重新將晶紅糖的重量，加注在自己半透明，半長

不短的翼上。隨著前面蟻的步伐，往它不清楚的方向，前去。

 

 

 

……。。。。。。……。。。。。。……。。。。。。……。。。。。。……。。

 

 

 

驚嘆連連，圍來人群。騙取所有好奇的眼神。回覆正常，在倒下的軀被移走之后。刀

和叉，叉與匙，繼續著舞的步驟。配合無暇。叉成了蕩婦。那般自適其中流露出理所

當然。這樣任意被搭配在造物者將它塑造出來之時一併被默許存在的。它應該不是雌

性或者女者，像這樣的左配右搭的舉止是不被允許在女者身上發生的。女者總是被約

束的只能專一於一個雄性或男者。然而它舞動的身軀卻處處展現曲?的優美和高雅的

姿態。

 

 

 

軀，漸醒。當血液與氧氣聯?，一陣賣力的工作之後。球狀物開始啟動在它管製下的

器官。神經線逐漸接收到清晰訊息，漸漸恢復感知。靜態中，偷偷運作。仿若被拔除

的小小野草在雨水降臨到大地和著風的涼意在土壤中悄悄?釀準備重生一樣是公開式

的隱秘。

 

 



 

體，煩躁的來回踱步。在軀旁邊僅有的狹小空間。正為軀莫名的做秀而困惑。對著窗

，將剩餘三份二的甜液，連瓶一塊兒往窗外的樹甩去。瓶，狠狠的碰撞到樹幹的堅固

，肚的部分往內凹下撐橫了那?些寬度，瓶不再圓。墮落。體，企圖借揮出去的力能

將所有的迷惑都就此帶走。那做秀不曾有過。

 

 

 

分秒中，軀，慢慢的將感覺調整到常態。耳，比眼更快一步搶到神經線傳送過來的知

覺。聽見了皮鞋徘徊的聲音。思緒意識到了體的存在。嗅到了體擔心的味道。鼻的靈

活，重啟。

 

 

 

神經線偏心的將所有的感覺分發給眼之外的五官還有肌膚。眼，只有默默的等著。導

致體誤以為軀依然處在昏沉當中。嘴想要辯解，聲音卻總是堵塞在喉，不願往上。緩

緩感覺暖暖的液體巡流全身。當中有微弱的力和眼等待的感知。

 

 

 

在軀緩緩掙開眼的時候，體因荷爾蒙過度分泌而緊張冒汗。徘徊踱步的聲音逐漸加快

，耳靜靜的聆聽那不規律的步驟。那份焦慮無法漠視。眼，看到這模樣的體，頓將想

要辯解的聲音一一往肚裡吞下。心，更生一分難言的愧疚。

 

 

 

徘徊的聲音在意識到軀的眼神時，立即沒落。扛在心的大石，不復存在。化成石粉堵

著荷爾蒙的發源地。床邊的椅，感覺體的溫度逐漸靠近，輕輕的坐下。軀，心的內疚

更深一層，還有一份感動以及感動下自欺不了的心動。

 

 

 

……。。。。。。……。。。。。。……。。。。。。……。。。。。。……。。

 

 

 



激烈，搖晃。撞擊。逐漸形成，接近無色剔透的物體。大大小小，參插不齊，水的異

體。久久，散而不去。臨生在水的面。因著光的折射把小小七彩拱橋框在其中。那

?數之中，卻沒有哪一個是完整的。其色彩多了一份絢麗，不比藍天邊的那一座來得

粉嫩溫柔。時而出現渦旋將那七彩拉扯成漩渦或下弦月狀，卻依舊色彩分明。

 

 

 

水，被瓶定形。長，圓。斜倒在樹蔭下，圓形不再。水色，不清。把那叫不出名字的

草，壓在底下隔開陽光的直射，強奪其呼吸換取二氧的權利。那樣的剝奪草卻毫無選

擇的餘地，只有承受。只能那樣默默的承受而已矣。

 

 

 

天變陰了，在天是黑的時候。那樣隨著黑夜來臨的烏陰總是不常被發現。它爬過橫躺

的枯枝。往下、往下，再往上。腳兒們，扎實的黏在海藍之上。再路兩百步，海藍變

成白的。然而，白消失得快。在它行過五十幾步之後，踏在紅之上。在腳移動三百來

步的時候，這由藍而白后變紅的物，變得無色的黑。路燈使然。

 

 

 

行著，走著。開始感覺腳下物體傾斜往下，形成一個斜坡。它帶著腳上黏黏的膠液

，穩而快捷的繼續往下步去。接著，來到一個空洞口。它，順著邊沿慢慢的走下去。

它知道，就快與那引它到來的甜相遇了。甜味漸濃撲鼻而來。

 

 

 

依著甜的味，它不能自己的邁開更快的步伐。雨快來了，該回去了。它心裏有著這個

一個聲音。只是那迷人的甜膩香氣若施加了魔咒，直勾勾的充塞它整個思維讓那警惕

的聲音漸漸沒落在它飢餓的籠罩下。

 

 

 

……。。。。。。……。。。。。。……。。。。。。……。。。。。。……。。

 

	

 



室?少去了焦躁不安的踱步聲換上滿滿僵硬安靜的氣氛充塞在這方格空間裏，誰也不

開口說話。他們本就不是多話的人，寧可沉默相對也不會刻意去尋找什?話題閑扯那

些事不關己有的沒的。然而，過去這樣只有兩個人的相處他們也不會無言。他們都是

不多話的人，卻在碰上彼此的時候總是自自然的就開?話匣子聊個過癮。

 

 

 

那也已經只能是曾經的事了。是軀自毀這樣的靠近。是軀讓?不得不將那樣的距離拉

開。只為避免更多無以回報的期盼來自軀的不知不覺。?的迴避即使未用言語表態卻

也還是明顯的讓軀接收到了訊息仿若那些用鬚溝通的甲蟲蟻類，甚至更敏銳。感覺到

這樣的逃避，“我喜歡你”還是自軀嘴裡拚露出來。這樣的告白也不過就只是等待著

被拒絕的命運，而結果就如同所預期的一樣。

 

 

 

軀上的那顆圓球並不為無法忍受這?一個拒絕而倒下。只是，倒下的時機正好碰上讓

?感覺有責任照顧的義務。“我不礙事。並不是因?你。不要自以?是的自責什?。”軀

打破沉默，感覺有點冷了順手就拉拉不知何時披在身上的?的外套。?持續沉默沒有回

答，時而望向軀時而低垂著頭偶爾嘆一口氣吐出無奈。風自窗口闖入，空氣中依舊彌

漫著一份微熱的尷尬。

 

 

 

“希望能在平常的時候和你做平常的事。”?深沉的聲音緩緩傳來一層無可奈何的薄

紗。（早九晚五無法不一般的上班下班定律，喝個茶看個電影的工作以外毫無創意消

磨時間聚聚會比呼吸還要平凡的平平無奇。喔，好一個平平無奇。）只是?忘了與軀

的相識本就脫離傳統定律一點也不平常。那樣被希望的平常看似拒絕的言語，軀卻明

白那樣的平常真的務必需要存在於他們之間。這樣的諒解沒有任何的責怪似乎塑造了

那?一些軀的好顯現?的不應該。靠近又驀然遠去留下功夫不到家無法收放自如的軀在

空曠藍空綴花綠地，既捨不得就這樣離去又無法向前踏步。安靜的呆立在原地，任恐

慌環繞。那個在腦海裡演練過無數次，兩個人站在便利店吹著淩晨的冷風吃著雪糕的

畫面慢慢化成小小顆粒漸漸消散。

 

 

 

“對不起。”?丟下這?一句意味深長的抱歉走到窗前。雙手撐在窗沿，仿佛有點用力



。專注的凝視窗外，揣摩著軀心裏感受的難受何時才能終結，自己心裏的愧疚也可以

隨之不復存在。心裏的情緒與窗外灰陰不約而同牽著絲絲感傷。安靜彌漫在這樣的對

持中許久，直到雨的訊息在窗邊?的臉上。他順手帶上窗，隔絕了?與外，禁止了風的

來去自如。

 

 

 

……。。。。。。……。。。。。。……。。。。。。……。。。。。。……。。

 

 

 

雨的前兆，沒有讓它就此停下腳步。這甜的味道，磁鐵般的將它吸引。它，往小的瓶

口探去，探去，然後更進一步、更進一步，接著第三、第四步…慢慢，它感覺瓶內變

大了。只是空氣稀薄，甜的味更濃了。

 

	

 

瓶外的變化，它已不再察覺。往前、往前，在距離液只有十來步的時候，腳的膠液黏

到甜的，顯得更加的黏了。這是可口的，它知道。已經兩天沒進食的它，欲望此刻變

得比原有的來得更大。它盡其所能的黏著甜液往它微小的嘴送。一口接著一口又一口

。

 

 

 

感覺飽的時候，瓶外雨滴微微。它還不舍離去。貪圖的將更多甜液塞進嘴裡，藏在膨

脹的肚。在它把肚僅有的空撩裝滿的時候，雨滴已經不再微微。它往瓶口走去，一路

感覺腳上的膠液不再如之前黏著甜液而是雨水稀流。

 

 

 

步出瓶口，感覺雨滴似劍。打在它背上的翼，護著身。處在瓶身，它不再見得來時色

的存在。所有的一切，都只是模糊的昏黃。雨水打下來的力，讓它不再穩站，步行更

不必說了。

 

 

 



將近瓶低，斜斜往下的路，它必須吃力的克服。腳下的膠液不再與瓶身黏貼得緊。翼

，粘到雨水而無法讓它飛起。如今只是包袱。風偏偏起于此刻，將它連身帶翼的吹起

。它以為翼已經不再是累贅，可就在下一秒，重重的它跌在飄浮的物體上。這是積水

的地帶，它察覺。只是無法掙脫。盡了力的掙扎，它依然在水面飄浮，同時承受著雨

水打下的重力。

 

 

 

終于，它不再處于水面。水，繼續飄動著。彷彿它的沉潛不曾有過。不過一來好幾分

鐘，它擺脫水面，卻沒有逃脫。反而更進一步往水低探去。腳的用力鬚的顫動，它在

掙扎。只是，掙扎已經成了淨是費力的多餘。

 

 

 

這水，沒有甜的成份。只是一份從天而降的冰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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